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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社会环境同其它地区相比 ,有其显著的特点 。因此 ,在探

讨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民俗文化的同时 ,很有必要对该地区的社会环境进行论述 ,特别是着重从

经济结构 、开发进程 、民族 、人口状况等方面予以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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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社会环境可以从经济结构 、开发进程 、民族 、人口状况等方面予以概观。

首先 ,从本区的经济结构和开发进程看 ,无论上游巴蜀之地还是中游荆楚一带 ,均早已有其明显的

特征 。古代特别是六朝至唐 ,这两大区域的经济状况和开发进程 ,当代学者已有详细讨论 ,此仅述其大

概而已。《宋书》卷 54传末沈约《论》有云:

自晋氏迁流 ,迄于太元之世 ,百许年中 ,无风尘之警 ,区域之内 ,晏如也 。及孙恩寇乱 ,歼亡

事极 。自此以至大明之季 ,年逾六纪 ,民户繁育 ,将曩时一矣 。地广野丰 ,民勤本业 ,一岁或稔 ,

则数郡忘饥 。会土带海傍湖 ,良畴亦数十万顷 ,膏腴上地 ,亩直一金 ,鄠 、杜之间 ,不能比也 。荆

城跨南楚之富 ,扬部有全吴之沃 ,鱼盐杞梓之利 ,充仞八方 ,丝绵布帛之饶 ,覆衣天下 。

沈约这段话或许是夸大的 ,暂且不说。但他指出东晋至刘宋时期江南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了很大进步 ,

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一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开发主要集中于江东吴会一带和赣水流域的豫章郡 、

湘水流域的长沙郡 、汉水流域的荆州等地。沈约这里特别提到了“荆城跨南楚之富 ,扬部有全吴之沃 ,鱼

盐杞梓之利 ,充仞八方 ,丝绵布帛之饶 ,覆衣天下” 。在他的印象中 , “荆城”居然可以与“扬部”对举 ,知长

江中游一带特别是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社会经济有着明显的进步 。不过 ,这种发展或开发是很不

平衡的 ,我们相信当时长江中部的开发主要体现在汉 、湘 、赣诸水流域的少数州郡 ,其它边远地区和本区

的广大山区仍然是相对后进的 。也就是说 ,六朝以及以往的时期江南主要是长江中游的开发顶多是体

现在点和线上 ,而面上的开发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换言之 ,唐代长江中部的显著开发即在深度和

广度上都超过以往的时代大致应在唐代或以后。有关这一问题 ,如唐代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生产的精耕

细作 、水利事业的发展 、土地面积的扩大以及粮食产量的提高等 ,学者们已有较多探讨
①
,我们不准备多

说。仅就土地的垦辟而言 ,最突出地表现在沼泽洲渚的开发 。唐代江汉平原和洞庭湖畔及湘水流域的

河洲湖渚 ,许多地方可以看到土地的垦发和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 ,如窦巩“山连巫峡秀 ,田傍渚宫肥”

(《全唐诗》卷 271),钱起《赠汉阳隐者》诗称汉阳一带“衡茅古林曲 ,粳稻清江滨”(《全唐诗》卷 238),说的是江

汉平原河湖洲渚地带的垦殖情形。张九龄诗中也提到他在湘中所见“江间稻正熟 ,林里桂初荣”(《全唐

诗》卷 49),李频在湘口 ,见江边良田连畴 ,称“苇岸无穷接楚田”(《全唐诗》卷 587),可知今湖南沿江洲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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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垦活动也十分盛行 。韦应物《送唐明府赴溧水》诗云“鱼盐海滨利 ,姜蔗傍湖田”(《全唐诗》卷 189),则宣

歙溧水流域不仅有湖田 ,而且有姜 、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张沽《江西道中作》言“渚田牛路肥”(《全唐诗》

卷 510),郑谷《野步》诗:“日暮渚田微雨后 ,鹭鹭闲暇稻花香”(《全唐诗》卷 676),说的是今江西境内洲渚土

地垦辟 、水稻种植的景况 。种种迹象表明 ,唐代长江中游一带农业生产比以往的时代有了明显的推进。

沈约上引文没有提到巴蜀 ,不知何故 。其实 ,该区的发展可能还在荆楚之上 。《华阳国志》卷 1《巴

志》 、卷 2《汉中志》 、卷 3《蜀志》等对本区自先秦至魏晋时期该区经济社会情况并有详细记述 ,今不多举 ,

只以《蜀志》所说概括之。其称秦时李冰筑都江堰 ,极利灌溉和航运 ,使当地不少州县得广开稻田 ,被称

为“沃野千里” ,所谓“天府”也。蜀川这种经济或农田水利的优势以后继续存在。《隋书》卷 29《食货志》

称当时蜀川“水陆所凑 ,货殖所萃”。唐初北方一片凋敝 ,而剑南未受战乱影响 ,仍称“百姓富庶”
②
,统治

者曾下令京城一带的官员率其部众赴蜀川“就食”③ ,并曾运剑南米粮“以实京师”④。

至于汉中一带 ,其地理特点与经济状况也可一提。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卷 2《汉中志》称:“其地东

接南郡 ,南接于巴 ,西接武都 ,并接秦川 。其壤沃美 。赋贡所出 ,略侔三蜀。”知汉中谷地土壤肥沃 ,物产 、

“贡赋”等与蜀郡 、广汉 、犍为三郡基本相同 ,其在当时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 ,从本区的民族情况看 ,也是十分复杂的 。学术界早有论述⑤ ,这里只交待几句 。汉晋至唐 ,大

都将居于中国南部的诸族为称之为“蛮” 。在《史记》 、《后汉书》中曾多处提到这种“蛮”族 ,但却没有为之

立传。在《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 ,首次分别列述了盘瓠蛮 、廪君蛮 、板楯蛮夷 。从其所记诸

蛮的具体内容和活动地区看 ,盘瓠蛮大致在荆楚区 。廪君蛮在巴郡及南郡 ,即跨巴蜀及荆楚之地。其称

巴郡南郡蛮 ,居民有五大姓 ,巴氏 、樊氏等自成系统 ,他们敬奉白虎 ,有以“人祀”的习俗 ,该“蛮”氏族似已

分化 ,有所谓“君长”和“民户”之分。据《太平寰宇记》卷 178《四夷》记廪君蛮“散居巴梁间……大约为今

巴 、峡 、巫 、夔四郡地皆是也” 。知廪君蛮处川峡一带 ,而且在唐宋之际 ,仍活跃在今川鄂之间。关于板楯

蛮 , 《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 、《华阳国志 ·巴志》及《太平寰宇记》卷 178所记 ,似主要在巴蜀一

带。这些蛮族在与汉人长期错居 、交往的过程中 ,逐渐走向融合 ,但正如我们在以下诸章所提到的 ,他们

在社会风俗方面与当地的普通汉人之间仍有一定差异 。

其三 ,在本区的人口问题上 ,也有一定的特点 。我们知道 ,人口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而

人的生产离不开具体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 。一定的自然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活动范围 ,

也影响着人口的增殖;一定的经济条件 ,也与人口的增殖相关联 。因此 ,人口自身的发展通常是与生产

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相适应的 。中国历史上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该地区生产发

展不平衡的表现之一 。与此同时 ,人作为生产者 ,同时又是消费者。因而一定的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

也反映了该地社会生产的基本状况 。

关于唐代本区人口的基本状况 ,学术界已有详细讨论 ,这里也只是简略地概括几句。其一 ,关于唐

代巴蜀一带人口 , 《旧唐书 ·地理志》载贞观十三年(639 年)剑南诸州府总户数为 63万余 ,若合以后割

隶该道的渝 、合二州在内 ,户数更高达 66万余 ,较隋大业户净增近 30万。增长的幅度在各道中居首位。

其中虽含涂 、炎 、向 、彻等 24羁縻州户数在内 ,但多属新招抚“生羌” 、“夷僚”所置 ,户数均稀少 ,因而无足

轻重 。天宝以后 ,剑南地区虽未受安史乱兵重创 ,但缘边诸州却屡受吐蕃的劫掠 。缘边诸州户数自有减

耗 ,但其大部分地区尤其最为富饶的成都平原及川东诸州仍为唐廷所直接控制 ,在中央财政中的重要地

位并未丧失。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李吉甫所上《国计簿》言天下每岁赋入倚办止于东南八道四十九

州 ,未及剑南。可能是因刘辟叛乱 ,一度未上供钱物。当然 ,此时的剑南西有吐蕃之患 ,南有南诏威逼 ,

又经过刘辟的乱事 ,经济状况已不可与天宝盛时相比 ,人户也应有所下降 。但据《全唐文》卷 744卢求

《成都记序》称:

大中六年四月 ,诏以丞相太原公……镇蜀 。蜀为奥壤 ,领州十四 ,县七十一 ,户百万 ,兵士

五万 ,外疆接两蕃 ,人性劲勇 ,易化以道 ,难诬以智 。

按《记序》所言 ,剑南西川所辖 14州之户数即达百万 ,远远超过《元和志》所载元和初年剑南全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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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州的总户数 ,而且不包括川东诸州在内 。《寰宇记》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 —984年)剑南道户数合

主客在内共 867 488户 ,接近于唐天宝户数 。户数最多的仍然是益州 ,唐代户数较高的成都平原及周围

地区各州 ,仍保持唐代盛时的规模 ,眉 、梓 、阆州有所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川东南的荣州(今自贡 、荣

县一带)和川西山地的雅州(今雅安附近)户数却大增 ,雅州户数高达 84 561 ,仅次于益州 ,荣州户至

66 000万余 ,远高于唐天宝盛时户数。而黎 、泸 、维 、茂等州仍是稀少 ,与唐代无异。

其二 ,关于“荆楚”之地的户口 ,因涉及诸道州的归并 、置废或技术处理问题 ,很难稽考 。今只以唐山

南道户口为例以概言之。隋代相当唐初山南道境有 727 009户 ,贞观中仅余 160 539 户(成州入陇右

道),其中大部分州郡户口明显下降 。部分州郡与隋代相比有所上升 ,如蓬 、巴 、璧三州 。唐初山南道人

户减损最严重的州县集中在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一带 ,川东 、鄂西和汉中盆地诸州略好一些。这与隋末

的战乱有关。大致在开元 、天宝时期 ,该区诸州府著籍户数有了迅速增长 。如梁州 ,天宝户达 37 470 ,不

仅比贞观户增加近 5倍 ,而且远多于隋大业户数。其它州也大都比贞观户成倍增加 。这一时期该区的

人口分布状况 ,大致以汉水流域的襄 、荆两州和南阳盆地的唐 、邓两州以及东关 、益迁 、下蒲诸水流域的

通州 、川北的巴州 、汉中盆地的梁州 、洋水 、汉水流域的洋州等较为稠密 ,户数均在 2.3 万至 4.7万余户

之间 。其次是地处长江三峡的夔州 、消水 、流江水流域的蓬州 、巴水流域的璧州 、汉 、沔诸水流域的金州 ,

嘉陵江 、白水流域的利州 、武当山南麓的房州 、洞庭湖 、澧水流域的澧州和汉水 、富水流域的郢州等 ,均有

万户以上 。其余各州人户较稀疏。安史乱后 ,该道人户数字和分布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地处南阳盆

地的唐 、邓二州人户丧亡最为严重 ,不过 ,该道大部分州郡在肃 、代二朝以后相当安定 ,户口升降与北方

不同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相关州县户口有所恢复甚至明显增长 ,具见《元和志》 。

注　释:

①　参见张泽咸《试 论 汉 唐 间 的 水 稻 生 产》 , 载《文 史》第 18 辑等 , 此 类 论 着 甚 丰 , 不 拟 详 举 。

②　《资 治 通 鉴》卷 199 唐纪贞观二十二年(648 年)六 月 条 。

③　《册 府 元 龟》卷 486《迁 徙》;《旧 唐 书》卷 1《高 祖 纪》。

④　《册 府 元 龟》卷 498《漕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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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Upper and M iddle Reaches o f Yang tze River in Tang Dynasty

had no table features.So that the papers discusses the culture and customs in Upper and Middle

Reache s of Yangtze River , and the social envi ronment in this regions are necessarily involved ,

e 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 f economic structure , development process , nations and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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